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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9月23日上午，记者在台风登陆地汕尾城
区看到，街道两旁的大部分树木都被折断，一
些百年老树被连根拔起，路灯、电线杆东倒西
歪，地面一片狼藉，当地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据
介绍，汕尾全市范围内交通、通讯、供电和供水
中断，停电面积超过65％，174万人受灾，直接
经济损失超过28亿元。

在汕头市老城区，海水倒灌几乎使整个
城区全部受浸。由于恰逢天文大潮，狂风裹
挟海水涌进市区，致使大量路面积水，最深
处超过 1米，路面交通被阻断。

惠州市民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夜。
在惠东县，22 日晚最大风力达到 14 级，台风
拍打着树木、电缆、船只，发出呜呜声。在惠
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一家餐厅被台风
吹得只剩一个“骨架”，不少酒店、商店门窗
被破坏，经济损失严重。

为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广东省提前几
天就制定了细致的防御措施，要求各地、各
有关部门把困难估计得更加充分，将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打一场有准备的仗。

在“天兔”来袭之前，广东各地已按要求

“预案到位、预报到位、预警到位、预防到位”。
在遭到“天兔”正面袭击的东莞市，由于人口密
集，外来务工者众多，防御形势十分严峻。从
22日9时开始，当地电视、广播媒体就滚动播
报台风信息，并通过发送短信、派发传单、设立
警示牌等多种方式，向群众普及防御台风知
识。台风过后，虽有 21个镇街受灾，但并未造
成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在受灾严重的惠东县，22 日下午前安全
转移了 1900 多名学生、外地民工、五保户人
员及 600 多艘渔船。据统计，整个广东有
47647 艘渔船回港或就近避风，19670 名渔
排作业人员撤离上岸。

铁路、民航、电力等部门同样有备而
战。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为确保旅客和列
车安全，台风期间京广高铁、广深港高铁部
分动车组停运，广珠和广深城际动车组全部
停运。随着 23 日凌晨风力减弱、雨量减少，
铁路部门组织了全面检查，反复确认线路具
备安全通车条件后，才逐步恢复列车秩序。

在抗击台风过程中，广东省有关地区和
部门的领导干部连夜奋战在第一线，公安、

消防、武警等应急、抢险单位全部做好准备，
随时投入救灾当中。汕头市公安机关介绍，
从 22 日中午 1 时开始，公安局 110 平台就不
断接到受困群众来电，警方及时出动，救助
了多名群众。

当前，台风已过，受灾地区群众在当地
政府的组织下，正在进行生产自救，治愈台
风留下的创伤。同时，铁路、公路、电力等部
门也在第一时间投入了紧张的灾后重建中。

记者从南方电网集团了解到，受“天兔”
影响，截至 23 日 8 时，南方电网区域电网受

损，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累计影响用户
248.8 万户，约占广东总用户数的 8%。南方
电网公司全力进行抢修复电，已恢复 67.4 万
户。目前，广西、海南、深圳受影响用户已全
部恢复供电。

上图 9 月 23 日，广东惠来县青年志愿

者在清理垃圾。当日下午开始，“天兔”对广

东的影响已明显减弱，受灾较严重的粤东地

区开始进行灾后复产和重建家园工作。

陈 锋摄（新华社发）

““天兔天兔””来势虽凶猛来势虽凶猛 预防到位减损失预防到位减损失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郑 杨

9 月 22 日傍晚，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天兔”在广东汕尾市沿海地区登陆，影响了广东

近50%的市县，截至23日９时，已造成广东25人

死亡，粤东地区发生海水倒灌、漫堤、大面积停水

停电等严重灾情。“天兔”来袭，灾区情况如何，有

关部门如何应对？

本报北京 9 月 23 日讯 记者陈郁报
道：针对今年第 19 号强台风“天兔”给广东
省造成的损失，国家减灾委、民政部今天紧
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
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开展救灾工作。

据广东省民政厅报告，截至 23 日 8
时，“天兔”造成全省 356.3 万人受灾，因
灾死亡 25 人，紧急转移安置 22.6 万人，倒
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7100余间，直接经济损
失 32.4亿元。

“天兔”的登陆，给我国东南沿海带来了较大损
失。七八月份是台风生成的旺季，但台风不只是夏
季的产物，秋季台风也“疯狂”。由于秋季海洋的温
度依然很高，只要有合适的大气环流形势，如热带扰
动和弱环境风场切变的存在，依然可以为形成台风
创造条件。

“一般来说，大多数秋台风具有移动路径偏南的
特点。”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钱
传海解释，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移动路径的
副热带高压逐步东退南移，再加上冷空气势力逐渐
南侵，所以台风移动路径会逐渐偏南。与盛夏时期
的台风相比，秋台风的路径和强度及其带来的风雨
更加充满变数。

其次是秋台风的强度相对较强，造成的损失也
比较严重。

钱传海表示，秋台风威力偏强，与秋季海水
温度达到最高值等多种因素相关。南下的冷空气
易与台风形成叠加效应，当冷空气撞上台风挟带
的暖湿空气，冷暖气团交汇构成绵延一二百千米
的锋面，暖湿气流沿锋面迅速抬升，强风暴雨便
随之而来。

此外，秋台风对我国农业生产也会造成严重危
害。从“秋分”到“小雪”节气，正是我国南方晚稻抽
穗扬花的成熟期，此时如有“秋台”侵袭，狂风暴雨会
使作物的叶片受损，谷粒脱落、霉烂，甚至彻底损毁，
造成严重的减产或绝收。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
现出趋强趋多的态势，台风活动的规律更加难以把
握，这也使台风防御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历年来西
北太平洋的超强台风在秋季生成的比较多，不能因
前期台风少而放松警惕。”钱传海提醒，防范秋台风
不容忽视，将来更需加强防御。

为何秋台风也“疯狂”
本报记者 鲍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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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广东遭受损失

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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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

（上接第一版）井泉村的村民对改换种植品种
有顾虑，他就挨家挨户做工作，拉把椅子和老
乡们聊起来；他最爱去困难户家中走动，同吃
同住⋯⋯

老乡们零零散散的念叨，拼出了兰辉当年
的模样：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不管晴天雨天，
总是脚踩一双黄胶鞋走村串巷，挽起的裤管满
是泥点子，和农民没啥两样。

8 月入秋，夕阳的余晖洒在后山，收获的果
实刚刚塞满箩筐。

兰辉当年亲手栽种的树苗，已经连成一片
绿阴。

镇干部说，乡亲们轮流照看，格外仔细，因
为这是大家伙儿“对兰辉最好的念想”。

是啊，在兰辉心中，哪里的山也绿不过北
川的羌山，哪里的人也好不过勤劳质朴的家
乡人。

担任副县长后，兰辉分管过公安、消防、安
全生产、民政、老龄、双拥、交通运输、保密、档
案、地方志、残疾人等十几档工作。无论怎么
忙，“一定要去村里看看”的习惯始终未改。

这山到那山，一村又一村，群众常常围着
他七嘴八舌，哪怕是“芝麻绿豆”，他都一条条
记在“小本本”上。

面前那些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那些因劳
作而皲裂的手，都会让兰辉少年时代的记忆一
次次变得清晰：每天放学后要帮父母到茶场采
茶、到工地背砖，工友们送过来的水、递过来的
手巾，都是苦中的甜、心窝的暖。

“他对百姓疾苦有切身感受，所以他无论在
什么岗位，都把群众放在心里。”邻居范芸芸说。

“别叫我县长，把我当自家人！”
这山到那山，一村又一村，兰辉成了老百

姓的知心人。
兰辉常说，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群众

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因为“好管闲事”，他的手
机号成了北川的“群众热线”。

至今，许多他帮助过的人，依然保存着他
发来的短信。

最近生意好不好？还有什么困难？——
在兰辉的帮助下，曾被称为“北川可乐男孩”的
残疾青年杨彬自主创业，开办汽车美容店、北
川特产店。

工作顺利吗？日子过得去吗？——在兰
辉的协调下，靠蹬人力三轮车维持一家生计的
母军贤当上了县档案局的门卫，有了稳定的经
济来源。

生活费还够不够？在读哪些书？——在
兰辉的资助下，特困家庭子弟林涛放弃了辍学
打工的想法，考入绵阳师范学院。

这就是兰辉。哪里有群众，他就在哪里。
群众的冷暖，都在他心里。

这些年，兰辉与 20 多个困难家庭的群众
结对子，他用自己的工资尽力资助这些“亲
戚”。

“我们领导干部有朋友圈、生活圈，但首先
要有群众圈。”这个基层干部的“为官之道”，是
多么朴素，又多么鲜明！

兰辉走了，人们还在重温他的微博“曲山
兰辉”。

一次，一网友发帖反映北川某驾校教练吃
拿卡要，他随即公布了驾校校长电话，让网友
打电话投诉。

而另一次，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抱怨：为什
么到夏季了，中午还是 1 点钟上班！太不人性
了，谁能改改这作息时间。

兰辉回复道：若你是青片或片口的老百
姓，早起坐头班车到县城办事，遇到工作午休，
太阳晒得你怒火中烧，下午还没有找到办事部
门又遇下班，一晚住宿上百块。你又咋想！为
百姓着想，牺牲一下午休吧⋯⋯

这就是兰辉。对百姓诉求，他俯首倾听。
对群众利益，他尽心维护。

兰辉走后，“百度贴吧北川吧”的网友们才
知道，那个发帖近万条的热心网友是兰辉，网
名“scbclh”就是“四川北川兰辉”的汉语拼音
首字母。

也有很多老乡至今还不知道，那个时常让
他们搭“顺风车”的“瘦瘦的中年人”就是兰
县长。

曾经的上访户聚在一块儿，给县委和县政
府捎来封信：兰县长是个好人啊！他就像寒冬
里的太阳，有了太阳就不怕山大沟深；他就像
冬天里的一把火，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暖
和⋯⋯

兰辉走了，把一颗心、一世情都留给了这
方土、这乡人。

他 满 怀 温 情 的 话 语 ，依 然 在 大 山 深 处
回响：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儿子，所以我和
老百姓有天然的感情，我们今天的干部就是要
给群众真心实意地做事，以心换心，以情换情。”

他就是北川的“活地图”，大大
小小的路，都装在他心里

兰 辉 走 了 ，司 机 陈 邦 清 的 心 一 下 子
“空”了。

“他总有跑不完的路，现在终于可以歇歇
了⋯⋯”话没说完，这个壮实的汉子眼圈红了，
背过脸去。

是啊，担任副县长的 3年间，兰辉三分之二
的时间都在路上。北川大大小小的路，都装在
他心里，他是北川有名的“活地图”。

1800 多公里的新建道路，记着他沾满黄
泥的鞋印；23 个乡镇的标准客运站，记着他一
丝不苟的检查；山区农村的客运班线，记着他
隔三差五的暗访⋯⋯

从唐家山隧道走出大山的群众记着：兰县
长代表党和政府，给我们修了阳光道！

3 年间，兰辉的车跑了 24 万公里，相当于
平均每天 200公里，每个月把北川跑三遍。

一次又一次，震后废墟中的北川，刺痛着
兰辉的心：九成以上的断路、断桥走不了，20个
乡镇的群众出不来，262个村成了孤岛。

秘书张禄海说，为了加快修路，他拉着交
通、安全、发改、财政等部门的同志一起跑，遇
到问题，就地解决。周末，他也要坐个班车，在
新县城里“晃”上个把小时，看看路况。

这山到那山，一年又一年，兰辉成了“车滚
子上的县长”。

跟着他跑的同志们都“发憷”，下乡遇上断
路，徒步几个小时，没吃没喝是常有的事。

“看出不对头立地就钻孔，发现有问题立
刻得返工”——在北川承包过工程的人都领教
过这个“火眼金睛”的兰县长。

安监局局长陈国兴说，别看他平时和气，
其实很较真儿，讲虚话过不了他那关，托人情
压根不管用，工作不到位他还会“吼人”。

挨过批评的干部并不记恨，因为兰辉的告
诫常常让大家的心“酸酸的”：现在的北川人，
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绝不能因为我们工
作失职，让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再次受到伤害。

是啊，北川的每条路，都是灾区人民由死
向生的希望。特别是那穿山越岭的擂禹路，因
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情感”，更让兰辉“舍
不了、放不下”。

上任第二天，兰辉就上了擂禹路，这条路
的“脾性”他比谁都清楚：

擂禹路横卧在海拔 2000 多米的冒火山
上，震后 3 年，它是 12 个高寒村的近 10 万群众
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这里冬季冰雪覆盖，夏
季山洪肆虐，过路车辆一堵就是一两天。

来往群众的安全，成了兰辉一年四季的
“心病”。他坚持每周到擂禹路巡查三四次，有
时下班后，天擦黑，还要叫上司机走一趟。

翻进排水沟、困在大山里的险情，他一笑
而过；筒靴、棉袄、雨衣、干粮这“四大件”，他叫
司机随时备在车上。他还练出一个本事：看到
路边树枝颤，赶紧提醒司机给一脚刹车，免得
撞上塌方或滑坡。

寒冬腊月，擂禹路上的雪，总是从半山腰
的巴笼山林场积起来，一脚下去就没过大半个
鞋帮。车子爬上不去，兰辉常常背着干粮走上
两三个小时。

“他来了从来顾不上喝口热水，就和我们
一起铲积雪、清路障、铺棕垫。”执勤交警余强
说，“常在这条路上跑的人都知道，那个戴眼镜
的最瘦的就是兰县长。”

这就是兰辉，哪里有问题，他就奔向哪
里。哪里的工作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

北川有 3 个煤矿，兰辉每季度都要下井一
次，下就下到作业面，一蹲就是四五个小时。

矿井内的甬道，潮湿异常，兰辉厚厚的眼
镜片总是蒙着雾气，眼前一片模糊。有的地方
很窄，坡道又陡，他就弓着身子，扶着墙壁，小
步小步地向下走。

同事担心他看不清，常提醒他别下那么
深，可他却说：“工人不也在下面吗？！我们也
该下去看看。”

干部勤走“忧心路”，群众才能走上“放心
路”——这是兰辉的坚持，更是一个共产党员
的信念。

长年奔波，这个 1.72 米的中年汉子体重还
不到 60 公斤，衣服裤子总像“挂在身上”，他又
得了个绰号：“干哥”。

“一年到头，饿了就嚼口面包，渴了就喝口
凉水，他的一身病都是这么累出来的！”再唤

“干哥”，同事们难抑悲痛。
绵阳市委常委、北川县委书记刘少敏说，

兰辉以前出现过眼睛出血、胳膊骨折的情况，
都带病坚持工作，今年做了肛肠手术，他又执
意要提前出院。北川工作压力大，90%的干部
都像兰辉这样，爱岗敬业、一心为民！

3 年重建，数十本密密麻麻的工作日记，记
录着兰辉的辛劳，也见证了北川的奋斗。

在深深浅浅的村道边，在满目疮痍的废墟
上，兰辉与很多默默无闻的党员干部，带领人
民群众不断续写着重建奇迹：

无较大安全事故的平安纪录；档案抢救和
电子化建设在全国县级市名列前茅；残疾人康
复中心的各项设施与国际水平看齐⋯⋯

然而，就在北川悲壮而豪迈地跨过地震 5
周年的时候，那个为它呕心沥血的人，却突然
不告而别。甚至，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它安宁、
美好的新颜。

5 月 23 日这一天，因为手术伤口还不舒
服，兰辉在家简单喝了口稀饭，早上 8点半就出
发了。他和同志们跑了 3 个村道的施工现场、
2 个道路的地质灾害点，开了 2 个乡镇座谈会，
直到下午 1点才吃上饭。

“22 日晚他听预报说山区有雨，临时通知
我们下乡。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还没痊愈，直到
他说要下车去换药。他自己那么难受，还不忘
嘱咐我们把车停在安全地带⋯⋯”北川安监局
副局长金晓宁再也说不下去。

后来，大家才知道，22 日上午，还在手术恢
复期的兰辉按医生要求应输液 3瓶。他惦记着
汛期来临的各项工作，刚输完一瓶，就拔掉针
头，“剩下的两瓶明天再来吧！”

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的人，永远告别了
时间。

唯有一个共产党员真挚而又坚定的宣誓，
还回响在那片他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的大地：

“我珍惜荣誉，珍惜生命过程中的每个闪光点，
我会在余下的日子中让每一天发光，为那些需
要得到帮助的人⋯⋯”

他用一生，走遍了故乡的山和
路，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里

兰 辉 走 了 ，留 给 家 人 的 就 只 有 一 个 字
“忙”。

“这么些年，盼也盼不回他。”望着微微泛
黄的结婚照，兰辉的妻子周志鸿眼神空空，声
音干涩。

“那会儿我们常去跳舞，国际标准舞、羌族
锅庄舞，他都跳得来。”曾经的幸福，既遥远又
清晰。

如今，妻子的辛酸和遗憾，不知说给谁听：
女儿出生第三天，他去了抗洪一线；一家

三口唯一的一次出游是 10 年前；给他打电话
一般只回复三个字，“忙得很”；和他吃饭，刚拿
起筷子又有电话；地震后说要照张全家福，总
也没时间⋯⋯

那个诗书满腹的才子何尝不想，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那个孝顺懂事的“二娃”何尝不
愿，一家老小、其乐融融。

可是，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必须承担。
他只能深深藏起对家的依恋、对亲人的愧疚。

2012 年 1 月 22 日，他在微博中写道：2009
年除夕在我们租的栖身场所慰问遇难家长，
2010 年除夕迎当年的救援者，2011 年除夕与
援建者们共渡。今归常态⋯⋯父在餐中突说
了句：“那天晚上（5·12）好冷又饿，脚疼不能
走。还是人家（救他的老杨）背我逃离。”桌上
无语。我（的）亲人们，你们当时在哪里？做什
么？良心永拷问。

没有人问过：地震当天在山区调研的兰辉
怎样死里逃生？怎样自告奋勇地领着 100 多
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回来后得知母亲和嫂
子遇难时他又是怎样的悲狂⋯⋯

同事们只记得：崩塌的山体将兰辉的家整
体掩埋，兰辉和大家一样，顾不上流泪就投入
救灾，不眠不休，像台机器，双手刨出了血⋯⋯

灾后的北川，没有人忍心去触碰，那些舍
小家为大家的人，心中埋下的哀痛；但是很多
人都能体会，那些为公而忘私的人，暗自吞咽

的孤独与寂寞。
多少次，兰辉静静地听着《遥远的妈妈》的

手机铃声，泪落如雨；又有多少次，他呆坐在老
县城医院的废墟边，一言不发。

2013 年 4 月 11 日，48 岁生日，他又写下怀
念母亲的诗句：⋯⋯行千里行万里，四十八年
游历，终究回到原地，在思念挤满望乡台时，
您，凝视襁褓中的我⋯⋯

兰辉走了，临别时，依旧来不及儿女情长。
女儿说，今年 4 月中旬接到爸爸电话，他

说：“我在厦门出差，平时没时间来看你，想顺
道来看看你。”我告诉他：“别来了，还是赶紧回
去做手术吧，等暑假我们就能见面了。”

妻子说，那天早上给他装药，他还说等忙
过这段，再陪我去跳舞；那天下午接他电话，山
里信号不好，他该是说要回家吃饭⋯⋯

兰辉走了，如一缕清风，不带走世间半点
尘埃。

“他没什么私人物品，奖状和笔记都捐给
政府，要不看了更难过。”这段时间，妻子把自
己关在家中，默默地整理兰辉的遗物。

是啊，兰辉的衣服，数得过来的几件。外
套洗得泛白，毛衣严重起球，鞋子除了一双补
了几次的皮鞋，就都是十几元一双的布鞋。他
出事那天穿的上衣，还是出差时花 80 元钱
买的。

有朋友劝他：“你是副县长，总得买几件上
得了台面的衣服。”他说：“我已经穿得够好了，
和山里的群众比，不晓得要好多少倍。”

在吃上，他更不讲究，“吃饱就行”。下乡
从不打招呼，就吃政府食堂或是街边小店。

同事们说，有推荐表彰、调任升迁，他总是
先人后己，谦虚礼让；有赴外考察、休假培训，
他总推辞说“工作丢不下，还是下乡好”。下乡
检查，他恳请记者多拍群众、少拍领导。

“人不能只顾自己，要多为别人想想”——
这就是兰辉的胸怀，无论做人还是为官。

兰辉走后，很多接受他帮助的群众才知
道，兰县长家里并不宽裕。他的爱人在一家单
位打零工，哥哥在一个小区当保安，弟弟在绵
阳一家酒店打杂，但“没有一个靠得上他”。

“二哥就是犟脾气啊，亲戚朋友都知道找
他帮忙也是白找。”弟弟兰强说，他常对我们
说：“我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只有身正行端，才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方土地和人民。”

这就是兰辉的品格，有大山的质朴，也有
大山的坚毅。

兰辉走了，北川的群山，还依稀听到他最
爱的歌：《我的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还有《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下乡途中，车上的音乐因为山路颠簸时常
断断续续，可兰辉却陶醉其中，享受这片刻的
轻松；停车休息，他会拍摄下连绵的群山，在微
博上展示“家乡处处有美景”。

现在，这个以山为伴、以路为家的人，永远
长眠在路上，安睡在山的怀抱里⋯⋯

送别兰辉，这山那山的人都赶来了。
按照回族习俗，不必献花圈，也不必鞠躬。
人们紧紧握住兰辉家人的手，痛哭失声：

“兰县长不在了，就把我们当成亲人吧！”
他用一生，走遍了故乡的山和路，也走进

了百姓的心坎。
兰辉走了？
不，他还在！他还在故乡的山水间，还在

永恒的回忆里。
“北川吧”里，人们创建祭祀灵堂，把他生

前的诗作发表在那里：⋯⋯航行，是回溯还是
追潮，这里就是港湾，夕阳会挽所有潮起潮落
的浪花，听风再奏思念曲⋯⋯

文/新华社记者 吴 晶 吴晓颖

（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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